小区里的参与式博物馆：我们在这里工作，我们在这里生活
刚过去的春节期间，一间迷你博物馆的试运营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它位于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机场新村小区内，是国内目前还很罕见的“社区参与式博物馆”，也是国内首家“航空文化主题社区参与式博物馆”。
小区里怎么办博物馆？参与式博物馆又是什么？带着一系列大概许多人都会有的疑问，我走进了机场新村。
一、迷你博物馆，大有文章
博物馆在小区内的“红枫广场”上，是平时小区居民跳广场舞的地方之一，随便问一位居民，便能指给你方向。而如今，这栋两层白色小楼占据了广场上绝对显眼的位置。
重新设计过的白色外立面很具有现代感 程家桥街道 图
它的外墙便不普通，是一处展示空间。一面墙上是虹桥机场新村社区的地图，主持了博物馆修建的居委会书记曹欣礼告诉我，机场新村是民航家属区，是服务民航业的大后方，因此在小区内便有菜场、幼儿园、小学，不用出小区，衣食住行都能解决。
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小区居民有更多的联系、交流和互动，也让这个社区更有黏性。这张地图便能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参观者了解到它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而墙上最特别的是那两排明亮的玻璃橱窗，曹欣礼介绍道，“这两处橱窗不仅仅是展示的橱窗，也是教育的橱窗。”
一面橱窗里是一排排透明的标本盒，标本盒里的内容，从四季或金黄或碧绿的树叶，到粉粉白白的小花，到小飞虫，还有无法被做成标本但也占有一席之地的鸟类的图片，有雷公根、野菊、常春藤、樱花、矢车菊、天牛、玉带凤蝶…… 而它们都是小区的原住民，是一年四季你会在小区遇见的不说话的朋友们。
标本盒 本文图除注明外 均为 钱成熙 摄
还有一些标本盒里的内容则很特别，那一坨坨黑黢黢的“玩意”，是小区菜场的湿垃圾处理器产生的纯天然化肥，用来给小区居民种花养草，而那些烟蒂、小广告、碎玻璃，则是2020年一年间，大家共同努力清理的垃圾的冰山一角。
另一面橱窗里则都是可爱的卡通人物立牌，他们有工程师、空姐、飞行员，也有志愿者、理发师、清洁工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并不是凭空创作的虚拟人物，每一个卡通人物背后，都是一名真实的小区居民。
可爱的卡通人物立牌
这两面橱窗所体现的，便是这间“社区参与式”博物馆的宗旨——“我们在这里工作，我们在这里生活。”
二、社区人，是博物馆绝对的主角
作为民航家属区，虹桥机场新村最初的一批居民是民航兵，其他居民也都与民航业有关。从1970年代初，它是一排排矮平房，后来变成一栋栋居民楼。如今小区里有7000多居民，是一个非常大的社区。
但与众不同的是，虽然到了如今，小区中原有的居民退出不少，出租率也高达47%。但正因为它靠近民航枢纽的位置，许多新搬进来的居民，依然也服务于民航产业链相关。这也是在小区里建设一座航空文化主题社区博物馆的基石。
“上海人吃馄饨多。但我们这里，吃馄饨的家庭没有吃饺子的家庭多。”曹欣礼笑言。他说，五湖四海的人来到这里，都可以被这个社区所接纳、包容和融合。
留言墙，一个试运营便满了
作为博物馆试运营的开幕展“我们都是机场人”的一部分，这里展示了新村里三代人的照片，包括第一批住进新村的建设者、民航子弟，以及现在的新居民。另一个展区中则让孩子们来叙述卡通立牌上的爸爸妈妈的故事。
一张艺术家创作的“共创画毯”，蓝本则是小区里孩子们的集体创作，小区附近上海动物园的狮虎山、小区里的荷花池……都用充满童真的抽象语言表达了出来。
共创画毯
“新村的印迹”版块，用新村和社区居民的老照片，展现了它半个多世纪的变迁：平房变成楼房，菜场拆迁成为广场…… 这段历史也体现了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换过程。
一间隔音的房间，是博物馆的放映室，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博物馆诞生的纪录片，也能听到机场新村的声音：从菜场的喧嚣，到行李箱的滚轮声，空姐的高跟鞋踏过小区，当然还有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。
对于普通人而言，飞机的轰鸣意味着离开和抵达，而对于机场新村的居民而言，飞机掠过，那意味着亲人正在头顶飞过。
三、参与式，全社区建造的博物馆
过年正值博物馆试运营， 据说有许多居民会把来拜访的亲朋好友领过来看，告诉他们，“这里有我的一张照片。”
这让曹欣礼很感慨。他说，在这里，不仅“人人都是机场人”，而且“人人都要做策展人”，只要你有内容、有方式去呈现，让参观者能理解你要表达的东西就可以。
来自社会组织“大鱼营造”的朱丹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她向我解释了什么是博物馆3.0的“社区参与式博物馆”。
“最早的博物馆是展示有钱人的收藏，博物馆2.0则加入了互动的元素，现在的博物馆3.0则是将博物馆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教育的角色，变成了参与社区、参与议题的角色。”
简而言之，社区博物馆是以观众为中心的互动式博物馆，从布展、宣传到维护，都有居民的参与。
“有一个志愿者说，这是 ‘我们家的博物馆’，我觉得好开心。”她说。
本来，大鱼营造是来做小区的微更新，在前期调研中，他们发现这里的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很高。比如，经营着小区内一家房产中介所的夫妇，竟是小区的话事人，有纠纷找老板娘，她说话“比书记还管用”，而老板的手头，收着好几户人家的家门钥匙，一放就是十年。
2020年10月，做一家博物馆的想法终于成型。他们希望博物馆可以成为多元性博物馆，这意味着它的来源和内容都是多元的，社区成员的参与使博物馆的内容可变、可更新，社区成员本身就是博物馆内容的提供商，他们的留言、展品都会引发新的故事。
博物馆开发了文创IP
社区居民要做“策展人”，很方便，家里有什么都可以带来参展。有一位老师傅送来了他的制服肩章，还有许多人送来了飞机模型。曹欣礼说，他们还计划做一块屏幕，让来访者可以通过扫码来上传自己的照片，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展览。
说到参与策展，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罗克平。他是老民航人，曾任上海机场集团宣传部副部长，在民航系统工作了二十八年，在机场新村则居住了近20年。
在展厅里，有一个专属于他的展柜，罗克平说，单是挑选这些老物件，大鱼便先后去了他家五次。在这里，我们能看到1998年9月东航“紧急迫降”事件时，罗克平拍摄的第一手照片，也有他担任主编的《航空港》杂志的珍贵封面，“封面女郎”均由各地的航空业从业者担任。其中一位听说了自己的封面正在展出，非常激动，说一定要来合影。
罗克平的展柜
一张珍贵的老照片，是罗克平与1940年代曾首飞上海的荷兰航空老机长的合影。荷兰航空复航上海时，这位耄耋老人再次来到了上海，才留下了这张合影。
当然，除了这些“大史纪”，还有一些从个人生活的温情中，反映时代脉络的小细节，过去的通行证、洗澡证、工作证……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倍感共鸣。对于博物馆来说，这也是让参观者们可以聊一聊的契机。
“我觉得，社区博物馆替代了过去的祠堂，如今，它是社区的精神中心。”朱丹告诉我。而博物馆的馆藏内容，就是社区的遗产。她希望社区的所有人都来参与博物馆的共建，而博物馆也服务于社区所有人。她特别强调，这里的社区成员，指的不仅仅是业主、租客，住在社区的人，保安、快递员、清洁工，他们深度参与社区的生活，最了解这个小区，为什么不能来参与呢？
“这间博物馆，是拉近青年和老人、养狗的和不养狗的、社区内和社区外的人的一座桥梁。”
博物馆的运营方式和开放机制都是开放的，馆长也可以轮流来做。想要办活动、做展览的社区居民和组织都可以利用这一空间。“我们要放松，要玩起来。”朱丹说。
博物馆已经和小区里的水饺店、奶茶店、便利店预备做起联动，那里可以播放博物馆制作的纪录片，还可以做社区券，通过在这里做志愿者，或者互动，拿到点数，可以换店里的饮料或水饺。
他们和社区里的年轻人聊天，发现他们想要家门口的咖啡馆、精酿啤酒馆、健身房，这些可以将他们留在社区里。因此博物馆也打算先从咖啡馆做起，咖啡馆前还可以留出一块供人活动的安全的空间，卡通人物立牌也会轮换，会有讲述人物故事的二维码供参观者扫描……总之未来的可能性非常多，而大伙儿已经在跃跃欲试了。3月正式开馆时，欢迎来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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